眼淚   Tears

片長：1時51分
導演：鄭文堂（Cheng Wen-Tang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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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員：

《多桑》蔡振南（Tsai Chen-Nan）、《夏天的尾巴》鄭宜農（ENNO）、《飄浪青春》房思瑜（Serena Fang）、《陽陽》黃健瑋（Huang Jian-Wei）、Doris
   目屎，是對生命的體會，是對錯誤的寬容

   20年前的一樁冤案，20年後的青春悲歌 一個流不出淚的刑警，為了追查案情，單挑黑白兩道

    刑警老郭在六十歲生日前夕，接手偵辦一件吸毒致死案。上級和同僚都想儘速結案，他卻堅持查個水落石出。憑著經驗直覺，他認為案子並不單純。明察暗訪後，涉案人指向外表開朗，內心卻滿懷怨恨的女大學生賴純純。老郭的固執，讓他和家人形同陌路，和工作搭檔反目。就在老郭失去一切依附的同時，一樁他隱藏多年的「罪行」，因為檳榔西施小雯的介入而浮出。

   真相能否寬恕一切？仇恨真能昇華？向來以正義自居的老郭，這回能說清楚，講明白嗎？

【關於電影】

     2010年最道地的台灣電影

    驚艷金馬影展、即將全台巡演的《眼淚》，是硬派導演鄭文堂的最新台語電影，影片融合警匪動作類型和深沈的人性刻劃，用台灣第一大族群的母語，訴說一則關於寬恕與和解的故事。全片充滿港都的人文風情與在地景致，劇情火爆衝突、沉鑄動人，幽微的影像風格，構成鮮明的心靈震撼，營造出2010年最氣魄的新台語電影！

    導演表示：「我將場景設在高雄，是因為這裡有很鮮明的工業城的印象，草根生活的力道比較強，將檳榔西施放在具有粗勇感的工業城裡非常適合，講起粗話也特別順口，是一種自然形成的草根美學。此外，我也選了一個在鐵道旁的老旅社（壽山旅社）做為電影主景，讓整個在地氣味串連起來。」

    《眼淚》以刑警老郭（蔡振南 飾）為主線，貫穿檳榔西施小雯（鄭宜農 飾）和萱萱（Doris 飾）、菜鳥警察紅豆（黃健瑋 飾）、美麗的嫌犯賴純純（房思瑜飾）等邊緣角色交織而成。吸毒致死的少女背後究竟有何故事？她與賴純純的弟弟（「橙草樂團」克拉克 飾）又是什麼關係？老郭為何如此執著此案？故事的強烈二元對立，傳達出小人物面對社會黑暗面的諸多無奈，導演將深刻的社會觀察反映在片中，留下開放的討論空間，希望藉此打破任何形式的藩籬，消弭無謂的恨意。

    新舊世代共創嶄新台語片

   《眼淚》呈現底層社會人物的悲喜，讓我們重新回味台語片的獨有氛圍，即便是嗆聲、畫唬爛也充滿著濃郁的人情味。男主角蔡振南獨有的滄桑特質，賦予台詞鏗鏘如詩的生命力，散發出地道具深度的台語魅力。

    除了南哥外，本片還集結《夏天的尾巴》潛力女星鄭宜農、《漂浪青春》驚艷新秀房思瑜、《陽陽》性格男星黃健瑋、閃靈樂團團長DORIS共同主演，更請來老牌影星吳敏飾演逗趣的旅社老闆娘、《一席之地》莫子儀顛覆形象客串流氓、《一八九五》溫昇豪客串老郭兒子、滅火器樂團（楊大正、鄭宇辰、尤冠倫、陳敬元）飾演風趣的台客四人幫，三代演員賣命尬戲，陣容一時之選，絕對不容錯過！ 

更新日期：2010-03-22
http://tears2009.pixnet.net/blog
回歸真相與正義 《眼淚》導演鄭文堂專訪

本文轉自放映週報  http://www.funscreen.com.tw/head.asp?H_No=290&period=248
報導 / 王玉燕

    自小家境窮苦，平時即和吸毒者、流氓、酒家女生活在一塊兒的鄭文堂，將這些底層人物搬上大銀幕，鑄造成《眼淚》這樣一部深邃動人的電影。故事描述刑警老郭 （蔡振南飾）因偵辦一件吸毒致死案而對女大學生賴純純（房思瑜飾）展開一連串的探訪與質詢；與此同時，隨著檳榔西施小雯（鄭宜農飾）對老郭的認識逐日加 深，也誘發她去探究那一道埋藏多年的家庭裂痕……。全片透過三條人物軸線，巧妙地牽引出正義、贖罪、寬恕等宏大命題。

 鄭文堂自1982年投入電影工作，彼時台灣社會波動劇烈，運動能量勃發，鄭文堂遂於1984年加入「綠色小組」，拍攝《在沒有政府的日子裡》、《用方向盤 寫歷史》等社運紀錄片。出身於底層，加上大學時代受到民主運動的啟蒙，鄭文堂的意識裡始終關注著如何追索正義、還原真相，他底心的困惑與不平之鳴也輾轉透 過影像表露出來，希冀從中尋獲解答。對鄭文堂而言，拍紀錄片的過程賦予他許多養分，豐厚了他的人生，也讓他更靠近人群，並且摸索出一種哲學或說故事的方 法。

歷經了《夢幻部落》、《經過》、《深海》、《夏天的尾巴》等長片的洗禮，鄭文堂益發清晰個人的創作定位與力道，因而啟動「轉型正義三部曲」拍攝計畫，《眼 淚》為其首部曲。日前有報導指出，《眼淚》是以二二八事件為創作靈感，鄭文堂於受訪時特別聲明，純粹是出於報社編輯上的謬誤。《眼淚》或許並未直接觸及大 歷史，但卻從警政暴力的角度瓦解了體制內的絕對權威，發人省思；此外更藉由角色的轉折與掙扎，細緻地處理了微觀的情感政治。

片中，老郭是小雯和萱萱口中的「hero」，旅社裡那些底層勞動者口中的「總統」，狀似匯集權力於一身，實則老郭同樣是流落底層，辛苦討生活的人群之一。 鄭文堂將他心目中正義的警察形象從一個高大的英雄，捏塑成一個立體、有其荒涼陰暗過往、承載罪過的底層人物。而他正靜默地為著他曾犯下的錯做出補償。蔡振 南的演出強而有力地詮釋了老郭內在的沈重與滄桑、壓抑與爆發。

本片攝影大量透過鏡像呈現主體，畫面上不時同步閃現實像以及鏡面中反射出的虛像，一方面呼應劇中虛實掩映的情節設定，另一方面，也藉此凸顯角色內在的多面 向度，及其紛亂、糾葛，像是主體在跟自我對視、質問。老郭最後紅著渾濁的雙眼，朝鏡中一看，那一刻，他終於和自我對望，能夠誠實地面對內心潛藏多年的愧疚 及悔意，或許如此才算是真正的接納了自我，並與之和解。

老郭寄居的壽山旅社外的陸橋上以墨黑噴漆寫上偌大的「無情」二字，但《眼淚》這部片終究還是歸結出一個有情人間。本期【放映頭條】專訪導演鄭文堂，回溯其 創作根源，並暢談本片的編劇構想、演員表現以及全台巡演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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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預計拍攝充滿戰鬥意識的「轉型正義三部曲」，《眼淚》 為首部曲，為何有此創作意圖？希望藉此傳達什麼樣的核心價值？接下來的二部曲、三部曲已經有初步構想了嗎？


鄭文堂（以下簡稱鄭）：我想透過電影表達已經累積很久 的疑問，那個疑問跟影片中的檳榔西施小雯一樣，就是他父親過去的陳年往事一直沒有被好好說清楚，她就抱著無從找到答案的心態這麼活著，她的父親死在監獄、親因中風而無法多說些什麼，她只好帶著強姦殺人犯的女兒這樣的身份過日子，這個疑問始終在她的心裡。雖然我沒有這樣的身份，可是我對台灣社會有這樣的疑問：為什麼那麼多事情沒有公開？沒有給答案？

    我大學時候開始接觸民主運動，在政治上慢慢受到啟蒙，知道一批前輩，像是林義雄、陳菊、施明德等人，他們以及更多人士必須在社會道德不名譽的狀況下生存。 當然我不能拿小雯的景況去比喻像林義雄這樣的人，只是以此說明我的疑問從何而來，並自此衍生很多搜尋的過程，我開始去找過去被刑求的案件、或是小說和報導 文學中描述的刑案，有很多案子根本未破，警方卻公佈了一個答案，並將犯人的照片刊登在報上，我便尋思，如果那個人不是真正的犯人，卻背負行兇的汙名，他的 家人如何度日？

    事實上，我覺得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放在這部電影上稍嫌重了一點，坦白說，這部片的企圖並沒那麼大，純粹是想從一個刑案受刑人過往的資料找出蛛絲馬跡，以此為 背景拍了一部電影，它畢竟還是以故事為主的電影，並非一部紀錄片或歷史片。早在2005年拍完《深海》時就已經有拍攝三部曲的初步構想，故事大綱也有了， 劇本則是一部一部完成。核心價值很簡單，由於台灣人其實還停留最基本的對正義的索求上，亦即找出真相，尚未涉及司法制度和審判那麼高的層次，純粹是想把真 相找出來，釐清受害者到底因為何事而被審判，而不是斷然加諸一個罪名。一旦真相未明，很多人就活在猜測、埋怨、甚至憎恨當中，這對社會並沒有好處，譬如本 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情節，彼此帶著過去的傷痕度日，而社會教育和媒體卻撲天蓋地傳達一種價值：不要再看以前的事情了，大家盡量往前走，不要陷入悲情之中。

    二部曲《無聲》、三部曲《偷聽者》比較是採取嘻笑怒罵的態度，這三部曲都是以底層社會的人物為主角，三部都和警察有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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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1980年代，您就毅然決然加入「綠色小組」，投身紀錄片的 拍攝作業，記錄彼時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，1988年更投入工運，成為運動組織者，這一時期的經驗對您往後的創作帶來什麼樣的影響？是否有助於對邊緣角色的 刻劃？

    鄭：影響當然很大，包括這次《眼淚》採取的放映模式和 綠色小組奉行的理念其實是類似的。不過文化真的是長期培養出來的，很難說就是某一時期的影響，我個人創作取材跟我本身成長背景有很大關聯，《眼淚》片中， 在旅社聚賭的那些羅漢腳、勞工階層，或是檳榔西施、老刑警，這種三教九流聚集的所在就類似我從小的生活環境，我住在宜蘭羅東這樣一個小鎮，家裡又窮，平時 就是和酒家女、毒犯、流氓生活在一起。高中、大學階段，沒有別的嗜好，就是喜歡閱讀，因為看書不需要花什麼錢。我是宜蘭人，所以特別愛看黃春明的小說，他 的小說裡充滿了底層人物的戲謔和生活風貌。長大後，恰好又碰到1980年代台灣社會正值翻動的時期，進入社會運動團體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了。在綠色小組 拍的對象就是所謂的弱勢族群，像是勞工、原住民。

    在《眼淚》裡頭，對於刑警老郭有著非常細緻寫實的刻劃，您在綠色小組時期，應當也在運動現場和警察有過不少接觸，這樣的經驗是否讓您得以更貼近、更 細微地觀察到警察的樣態與習氣？

    鄭：在社會運動或抗爭運動裡面的警察其實是沒有個體的，都是帶著面罩、手持盾牌，你只能看到他們的眼睛。在反對者眼中看來，這些警察呈現的是集體化的制式 暴力，而且雙方關係是敵對的。但說實話，我個人沒有那麼痛恨警察，就讀高中時，因家庭環境之故我甚至很想考警察學校，警察那種維持正義的形象對我來說滿吸 引人的。我對警察一直抱有探索的興致。老郭這個人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有趣的、有內涵、有生活味道、充滿正義感，我對警察的形象可以用老郭這個人來形容，看起 來有點像流氓，但很想做事，有點臭屁，會得罪人，我心目中的警察是這樣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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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中對於警察體制及其威權的揭露、挑釁令人聯想到林書宇的短片 《海巡尖兵》，是否有意藉由這部片對於國家權力和國家正義提出反動？


鄭：有啊，就是充滿了意見才會拍片。以最淺顯的例子來 說，在報上看到所謂的「限期破案」就應該好好地反抗它，什麼叫「限期破案」？這根本是一件荒謬的事，因限期破案造成的壓力，有些人為討好上司、要邀功、要 升遷，很可能就會有人因此犧牲，甚至遭到刑求，像是蘇建和案、王迎先案。

撰寫本片劇本時，您如何蒐集相關資料？
鄭：搜尋資料的過程中，和非常多退休的老刑警聊過，聊 刑求這件事，其實大多數都不太願意講，隱隱約約會透露一兩聲，多半含糊地說，各自有各自的方法，譬如毆打、電擊等。那些資料現在在網路上並不難找，只要鍵 入「刑求」或「蘇建和案」，就會有很多個案陳述他們如何被刑求，我拍的不過是皮毛而已，像是灌尿、灌油，那實在是痛苦，我都沒拍進去，我的目標不在於煽 情，所以算是很節制地處理刑求這部分。我並不打算以驚悚片的手法吸引觀眾進戲院，只希望透過故事本身的精彩、人物個性的鮮明來讓人家注意到這部片。我希望 呈現的是底層生活，不僅是檳榔西施，還包括住在旅社的那些勞動者，甚至片中的刑警也是過著底層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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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片敘述警察老郭、檳榔西施小雯、大學生賴純純三個角色因某些事 故而產生交集、逐步涉入彼此生活，甚至直搗彼此內心潛藏的秘密，三者之間造成強勁的情感拉扯和緊張關係。在劇本寫作上，是如何編織這三條軸線？本片編劇除 了您，尚包含鄭靜芬、張軼峰，三位如何分工、激盪想法？


鄭：我用一個毒品致死案作為楔子，在影片中，可看出小 雯父親之死和毒品有關，吸毒者在台灣社會被視為大家看不起的對象，警察也是，所以以前真的常拿吸毒犯來頂罪。簡單來說，賴純純這條大學生的線，就是「報 復」的原型，因為有恨，覺得事情不明不白，因此自己去找出那個關鍵人物。老郭這條線代表的是「贖罪」的內涵，後悔容易，但贖罪很難。至於懺悔，則具有實踐 的內涵，會採取行動，至少會去告解。小雯則是一個將怨恨含在心中、繼續往下生活的人。這三條軸線所處理的主題，就是我先前提到的：真相很重要，追求真相是 一個基本的正義。

在編劇的部分，鄭靜芬是最早寫劇本的人，她是我妹妹，本身是編劇，拍的過程因為現場狀況和我自己的喜歡改了很多，原來的劇本比較專注在刑案上頭，我自己比 較想講更深層的東西。張軼峰是我在拍片現場的工作人員，我經常向他請益，他給了我很多意見，包括結尾的構想，就將他納為編劇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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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硬底子演員蔡振南撐起本片的情感厚度及張力外，鄭宜農、黃健 瑋、房思瑜這幾位年輕演員也有不俗的表現，您分別如何和他們互動？演員彼此之間又有什麼樣的火花？


鄭：南哥（蔡振南）我以前就認識他了，但不是很熟，他 的知名度比我高很多。跟他合作一開始前幾天會憂慮，一方面是因為他資深，台灣很多資深演員有時候會帶著一種不太容易溝通的調子在工作，因他們演了很久，看 過太多導演。結果我們合作幾天下來就完全沒問題了，和他一拍即合，也不用溝通太多，他完全知道我要幹嘛，而且讀過劇本後，他非常喜歡這個角色，我也明白跟 他說，最後主角確認由他飾演後我就根據他的調子開始修訂劇本。倒是他會給年輕演員壓力，像是宜農、健瑋。我會選擇健瑋是因為他有一定年紀，很粗獷，所以當 刑警很適合，他跟南哥對戲其實就跟電影裡面一模一樣，南哥根本不會對他客氣，現場他就是這樣吆喝他的，南哥要帶戲，在戲外就給他下馬威。

黃健瑋有他自己一套，他是劇場演員，混那麼久了，個性很像劇中人，會擋、會轉、會溜，像泥鰍一樣。我跟他溝通也完全沒問題，他在劇場已經有很豐富的工作經 驗。我和宜農合作很多次所以知道她的狀態，她很快就找到南哥的味道，對她來說最難的就是台語對白，又要有南部腔，加上肢體要有點江湖味，她不太會講台語， 後來是為了這部片在南部學台語。我覺得她做得不錯，至少80%以上的狀態有達到，短時間內可以辦到不容易，包括檳榔都是真正在包，而且要一邊包檳榔一邊講 話。至於房思瑜本身就是職業演員，演得角色又比較容易，是個女大學生，這種角色在台灣電影最常見。

您曾提到從《深海》開始，愈來愈注重演員的表演，希望他們的表現 更突出，且用比較自然的方式演出，為此會根據演員本身的性格和狀態去調整劇本中的角色。針對參與這部片的演員，您在劇本上做了什麼樣的調整？


鄭：我早期拍片有時會很堅持某種意境、情境，導演的觀 點和味道很強，會採用遠觀鏡頭，讓演員都小小的，注重的是整體情境，後來是從《深海》開始修正，我覺得就電影而言演員真的很重要，因為大多數觀眾看的是劇 中人跟你講話，只有知識份子比較喜歡看導演跟你講話，想要知道導演的想法、感覺、觀點，兩者都沒有錯，我會去拿捏兩端的比例。我愈來愈覺得電影是演員在表 現，演員在第一線，導演在第二線，不像剛開始拍片時，會把導演放在第一線，演員放在第二線，甚至攝影放在第二線，演員在第三線。基於這個原則，在這部片中 我會很重視老郭和小雯這兩個角色，我希望盡量將演員放在第一線去跟觀眾溝通，讓他們可以完整地去詮釋這個立體的角色。

老郭的角色修訂比較小，因為南哥很準，很知道怎麼揣摩。修最多的是對白，他的台語太棒了，像那種很江湖的話都是他講的，有些黑話（江湖溝通的話）他會講我 不會講，他看了劇本後，會講出另外一種魅力。小雯的部分修得比較多是相關情節，像是檳榔攤該發生的事，舉例來說，常去買檳榔、送花、送禮物的卡車勇那個角 色就是現場臨時加的，我覺得加一個這樣的角色會比較有趣，這也是台灣社會真實的狀況。針對小雯這個角色，我後來沒有去處理她很苦悶的調子，就我的觀察，很 多電影的狀態是這樣，角色很容易苦悶，我不太處理這個是因為我覺得人不是這樣過日子的，知識份子會啦，大部分人並不會把苦掛在臉上，尤其是在底層生活打拼 的人，可能家裡出事或小孩生病，他們就是要賣力工作否則會沒有錢，所以只好苦中作樂。小雯基本上就是苦中作樂的心境描述得最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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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末最後一場老郭和小雯的對手戲，兩人之間的糾葛以及爆發的力道 相當深沉、猛烈，這部分特別以晃動、失焦的攝影方式處理，且融入極具渲染力的配樂，請您談談這一場戲的設計。


鄭：那是一場心理波動比較大的戲，那個狀態是大家都很 激動，小雯很激動，老郭的內心也很激動，因為他要講出過去的不堪，而且要承認，這是很大的勇氣。很多晃動和失焦的狀態也是因為眼睛的關係，有些是主觀鏡 頭，再加上劇中老郭開始奔跑、往下滑、跌下樓梯，音樂也比較激動，那段音樂是最煽情的一段（笑）。

影片結尾的部分算是鋪了一條出路，讓角色學著坦然告別故往，如此 全片的調性不致落入悲情沉痛的窠臼。您最後為何選擇這樣的結局？


鄭：結尾拍了五種，我一直在想什麼樣的結局最宏觀、最 寬大，而非痛苦悲哀地作結。有條線非常悲哀，就是老郭最後瞎了，在山上和他的狗孤獨度日，唱著他的老歌。有一段是小雯離開了檳榔攤，在日本料理店工作，我 還演那個老闆。最後之所以選擇這樣的結尾是因為，整部電影有「水」的印象，水可以刑求，開場就是一場灌水的戲，但水也可以溫暖小雯的母親，洗淨她的鉛華， 予人舒服之感，讓水的印象貫串到底。我很喜歡女兒幫媽媽洗頭的感覺，我覺得那是很好的享受（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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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片由高雄市政府協力拍攝，近年地方政府為推動城市行銷，紛紛起 而鼓勵影像工作者至該地拍片，《眼淚》攝製期間，高雄市政府提供了哪些具體的協助？您又是如何透過影像捕捉在地的氣味？


鄭：住飯店有補助。另外有一件小插曲，本片拍的是警察 故事，然而在壽山旅社拍攝的時候，當地流氓見我們大隊人馬，竟前來勒索，我們並不想惹事，幸而致電高雄市政府後，他們有派警方幫忙處理。

我還滿在意在地感的，那種地方氣味，包括講話、景觀、人物都很重要。以《眼淚》而言，檳榔攤找了很多地方，最後才設在那裡，那幾個檳榔攤都是我們搭的，那 條街也是我們佈置出來的，背景很多燈光是我們鋪的，我們買了很多招牌去後面放，形成一個縱深，好像這條街很熱鬧。那裡原本很荒涼，背景有個工業區，可以拍 到大煙囪，高雄的味道就出來了。另外，片中那個老旅社很酷，加上旅社外面那片鐵道，拍起來很舒服，那是一個很寬闊的場域，背景又可以看到八五大樓，亦即高 雄地標。選到那個場景還滿興奮的。

相較於一般院線上映的模式，《眼淚》在院線上映前，展開一系列 「台語片，好久不見」全台巡演，和民眾相約在廟口、操場、工廠、村里活動中心等各式放映場地，為何會有此巡演計畫？


鄭：我覺得「反叛」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，不要一味 跟從制式的規則和僵化的教條，為什麼大家都要遵從既有的商業模式？我承認票房對大多數電影都很重要，因為電影是一個大資本的投資，但像我這種主要以輔導金 拍成的小資本電影而言，就會去反思，為什麼要跟大家一起追逐票房？如果不以貨幣去衡量我的電影的價值，而是以看過這部電影的回應、人數、狀態來評估它的價 值，可不可以？我要創造一種新的電影價值，電影是庶民文化，這個啟發來自於《海角七號》，我決不可能像《海角七號》創下那麼高的票房，但是《海角七號》開 拓了一個庶民文化非常美好的標竿，我追求的是看電影的人數和品質，不求貨幣的回收。 

據您初步觀察，來看片的觀眾多半是哪些年紀？映後座談中，他們的提問主要關切面向為何？

鄭：每跑一場，就增加我無限的信心（笑）。像在台南、高雄、鹿港、雲林等地進行戶外放映，幾乎都是滿座，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振奮，因為我的電影幾乎從未 有如此高朋滿座的情況，民眾隨性坐在台階上或椅子上看電影，看完還會留下來參與座談。以雲林那場為例，約有70%的人參加座談，其中有六、七十歲的阿嬤、 阿公，當然也有很多年輕人。大致而言，有60%左右是年輕人，30%是中年人，以女性為主，10%是老人家，這些中老年人都是平常不太走進電影院的人。展 開巡演後，前來的目標對象超乎我的預期，年輕人比我想像中的比例高很多，老人家看完的比例非常高，對我來說，這是一股很強的動力，驅使我繼續做下去。

鄉下人不一定發問，但他們會講很多話，描述個人經驗、自身對警察的觀感、對刑求的見解，另外很多數的民眾都是給予鼓勵，肯定影片的內涵。身為一個創作者， 我的感動來自於他們真的全程看完這部電影，而且喜歡它。我要創造一個奇蹟，《眼淚》院線下檔後，我會讓全台巡演持續下去，可以上映非常久，最好全台319 鄉鎮都有機會可以看到這部電影，屆時我也會慢慢公佈我的數據。

